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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 大年初二， 我回老家的

一个固定行程， 是去看二姨妈。
姥姥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妈妈

小名叫大珍， 二姨妈小名叫小珍， 三姨叫

麦珍， 最小的四姨因为瘦小， 干脆就叫瘦

珍。 乡下的生活那么粗糙， 为孩子起名

是比较随意的， 尤其是女孩子。 珍并不

多么珍。 我唯一的舅舅是她老人家最大

的珍宝， 反而不叫珍， 昵称是老鳖， 大

概是希望他能长寿。 他的大名叫社成，
是社会主义成功的意思吧， 很有点儿家

国天下的气势。 这才是真真儿的珍吧。
按豫北的规矩， 走亲戚有个一律平

等的原则， 比如有七个姑呢， 那就得全

部走一遍 。 有八个姨呢 ， 也都该 走 一

遍， 前提是不要离得太远。 我的三个姨

都在焦作市， 按说我都该走一遍的， 但

是也许我就是这么一个狭隘的人， 逢年

过节， 我就只去二姨妈家， 因为觉得她

最亲。
小时候是很怕 她 的 ， 因 为 她 最 厉

害， 最强悍。 妈妈的姊妹几个里， 她当

时是生活条件最好的， 因为命好。 姨夫

当兵时和她定了亲， 后来姨夫转业到了

市里的轧钢厂当了一个中层领导， 她作

为随军家属也成了市民， 进了轧钢厂当

上了工人。 我家和姥姥一个村子， 每当

她回乡去看姥姥， 顺便也会提着一大篮

子东西到我家， 里面有胖乎乎的油条，
有红艳艳的苹果， 有香喷喷的炒花生，
总之有我想象中的各种美味。 看见我，
她总是勉强笑一秒， 扒拉一下我的头，
马上变成一脸的嫌弃： “多长时间没梳

头了？” “看这衣服脏的。”
我平生第一次洗澡， 就是她带我去

的。 在八十年代初， 我们那里的乡下孩

子几乎是不洗澡的， 能把脸洗干净就算

卫生。 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机缘， 也许

就是去她家走亲戚， 被她拽到了轧钢厂

的职工澡堂。 我记得再清楚不过： 她买

票， 让我先朝前走， 我愣头愣脑地就拐

向了男澡堂， 她气急败坏地喝道： “你
给我站住！”

在澡堂里， 其实我是很想羞涩的，
是因为从没有暴露过裸体， 也是因为知

道自己满身黑黢黢的陈垢。 但她是那么

粗暴， 不管不顾地把我剥精光， 把我扔

进池子里让我不许出来， 要好好泡， 然

后她自己开始洗， 等她洗得差不多了就

把我从池子里揪出来， 开始搓我， 一边

把我搓得生疼一边叨叨： “脏死啦， 脏

死啦。”
第一次用抽水 马 桶 ， 也 是 在 姨 妈

家。 洗手间不见光， 进去必须开灯。 左

边隔壁是客厅， 右边隔壁就是厨房。 乡

村的厕所都离厨房和堂屋很远， 我从没有

在解手的时候一边听着炒菜声一边听着电

视声， 很紧张， 即使插着门， 也还是紧

张。 解完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踌躇着，
听见姨妈在外边喊： “好了没， 住里边

啦？” 我说好了。 她又喊： “拉上面那个

绳子！” 我往上瞧， 看见那个绳子， 便支

楞着脚尖儿去拉它。 哗啦， 水流泻出来，
我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儿， 开始可惜了那

水。 那么干净的水呢。
后来， 就长大了。 初中毕业后， 去

焦作上师范， 开始频频去姨妈家。 或许

是因为我已经长大， 或者是因为她已经

变老， 她的脾气渐渐地平和， 虽然也经

常对我喊叫， 却变得外厉内荏———我也

确乎日渐强大， 不再畏惧她。 她是家里

永远的主厨， 炒菜做饭是一把好手， 她

炒的素白菜都让我百吃不厌， 她蒸的馒

头包子花卷永远让我贪婪， 端午节前她

早早就买齐了粽叶江米红枣花生， 煮很

大一锅粽子， 粽子饱满得要撑破了粽叶

似的， 可是她的手艺那么好， 怎么会让

破了呢？
她也渐渐开始和我说一些家事， 把

我当大人 。 说姨夫的脾气 ， 说她 的 婆

婆， 说她的宝贝女儿我的表姐娟子， 说

我酷爱下棋的表弟……
然后， 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成家，

她也退了休。 再然后， 我母亲去世。 前

些年， 二姨夫也去世了。 每到春节， 我

们几个都会去看她。 她在两个儿子家轮

流住， 轧钢厂的老房子留给了表

弟， 表哥是新房子。 有好几年冬

天她都住在表哥家， 因为表哥家

的房子有暖气。 同在焦作住的姐

姐比我们去得都勤， 她三不五时

会告诉我一些消息， 近几年关于

姨妈的关键词就是， 她已经开始忘事，
记远忘近。

今年， 不知道怎么的， 她住在了表

弟家 。 好多年没来过这边 ， 我 赫 然 发

现， 轧钢厂已经消失， 盖成了新的商品

房。 把姨妈住着的那栋房子， 衬得更加

破旧。
“哎呀， 都来了呀。” 看见我和姐姐

领着孩子们进来， 她高兴得很。 她的身

子还很硬朗， 走路轻捷， 看不出什么毛

病， 只是似乎又瘦了， 也又老了。
“你胖了呀。” 她说我。
“我啥时候瘦过呀。” 我说。
“那也是。” 她笑。 我们坐在沙发

上， 吃瓜子， 喝茶。 她看看这个， 看看

那个， 问问这个孩子的名字， 问问那个

孩子的名字， 过一会儿， 再问一遍。 我

们都默契地配合着。 不一会儿， 她开始

给孩子们发压岁钱， 每个人二十块。 发

了一圈儿， 看了看我， 眼神有些犹疑，
似乎在想， 眼前这个女子， 是不是应该

发一下。
我伸出手。 大家大笑起来， 她也笑

着， 抽出二十块， 说： “给你。”
我没有接， 说： “太少了。”
她把那一叠二十块都递过来， 说：

“都给你。”
我当然没接， 她便又把那叠钱小心

翼翼地收起来。 又说了一会儿闲话， 忽

然 ， 她看着姐姐 ， 纳闷地问 ： “二 妞

呢， 她咋没来呢？”
二妞就是我。 我就坐在她的旁边，

紧挨着她。
“这不是她呀。” 姐姐指着我。
“哎呀老了。” 姨妈不好意思地捂

了一下脸。
我们又一起哈哈大笑。
我突然想起， 我从没有问过姨妈的

年纪。
“您多大了？” 我说， “不对， 该

说您高寿？”
“我……” 她认真地想着， “七十

多了。”
“哪一年生？”
“民国三十二年。” 她回答得很快，

似乎这个年份就放在嘴边。
“咋说民国？” 我们又都笑。
“就是民国三十二年呀。 大灾， 没

啥吃。 榆树皮都啃光了。”
“我妈比你大几岁？”
“ 大 三 岁 。 你 妈 是 民 国 二 十 九

年。” 她的眼神澄澈天真， 像婴儿。 让

我心碎。
我们起身告辞， 她恋恋不舍， 送到

门口， 蓦然想起了什么， 又从口袋里掏

出了那叠新钱， 说：“还没发呢。”
“发过了！” 我们齐声说。

她又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
她一直把我们送到车边， 我们的车

启动了， 她还在那里站着。 车转过弯，
我和姐姐沉默了许久， 姐姐才说： “其
实也好。 她生气也不会生很长时间的。”

二姨妈———这个称呼其实不是平素

里用的。 平素里， 我们只叫她二姨。 可

是，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 却忍不住要

加上后面那个 “妈” 字， 因为

对我而言， 二姨她真的很接近

于妈妈。
二姨妈的大名叫吕月娥 。

她的姐姐， 也就是我的母亲，
大名叫吕月英。

8 主编/周毅 副主编/舒明
首席编辑/潘向黎 ｗｈｂｈｂ@whb.cn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3 月 26 日 星期日

笔会

法·

语·

瑞
彩

（
纸
本
彩
墨
）

王
晓
彤

空山水记
唐 韧

年前开车上缙云山玩， 打算顺道接

点儿山泉水， 其实应该就是空 （kòng）
山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在东北一所

林业中学教书。 校园靠着一条长白山余

脉。 学校在山上开了菜地， 老师们课余

就上山去种种菜。 没什么苦活累活， 不

过是一边铲草、 架豆角、 翻红薯藤子、
挖土豆， 一边聊闲天。 只是要走一大段

山路， 天热的时候爱口渴。
上山是不需要带水的。 山路的石壁

上经常有细细的水线淌下， 下面用木板

简单围个四方小池， 就能存下不少。 这

水名曰 “撅尾巴茶”， 因为得弯下身子

趴着喝。 “撅尾巴茶” 清、 冽， 解渴，
虽然水面上划着个把水蜘蛛 （水黾 ），
但绝不会拉肚子。

这正是所谓 空 山 水 ， 是 经 山 林 涵

养 ， 又由山体过滤的山雨山雾 。 《茶

经》 里说泡茶 “用山水上， 江水中， 井

水下”， 空山水大抵可算在 “山水” 之

列。 平时用的自来水都是江水， 又常看

见本地人提着挑着装了水的塑料大桶从

山上下来 ， 就惦记着哪天也去 接 一 回

“上等水” 尝尝。
我们只带了一个五升的桶爬上打水

那个小坡。 没想到上头排着好长的 “轮
子” （渝方言： 排队）。 人不过十来个，
但是桶多。 一人至少两个桶， 而且都是

饮水机用的那种大桶， 接满了连水带桶

总有二十来公斤 ， 所以都备有 运 输 工

具： 小拉车、 绳子扁担。 带三四个大桶

的居多， 最多的一个人带了五个大桶和

三十多个四升农夫山泉桶， 像穿鱼似的

用绳子穿成四五串， 堆在那里， 看着眼

晕。 轮子里站队的多是水桶， 主人们都

在边上或立或蹲。 可能下意识觉着把小

桶放下来排在那儿， 会招人笑， 我们背

手拎着它， 斜斜地跟进轮子的尾巴。
水溜比大拇指略粗， 接一大桶水得

两分多钟。 这轮子怎么也得排一个多两

个小时。 一咬牙， 还是决定等了， 反正

待着也是待着， 山上空气还好。 不多会

儿， 身后又跟了七八个人和大小二十几

个桶。
这么一桶桶接一桶桶走， 时间过得

可真慢！ 听人闲聊， 都是常来打水的。
就问他们， 这水好喝吗？

答曰： “好喝！” “回去一喝就知

道了！” “我们家小娃儿都喝得出来！”
“喝了这水就不愿意喝自来水了。” “泡
茶都要用这个水 。” “你看看这些桶 ！
就知道好不好喝了！”

“运回去能搁多久？” 有人问。
“能喝几天吧。 搁久了也不得行，

要长苔。”
“那他们 （指着穿成串的那堆桶）

怎么要打这么多呢？”
“可能是开茶楼的吧。” 有人猜。

女儿掩了嘴悄悄说： “你说那人会

不会把桶封了冒充农夫山泉卖？”
“还真难说。”

排轮子的人们看着那几十个桶， 也

聊起来， 说农夫山泉这么一桶就得十好

几块。 估计这么想的不止我们。
轮到那个 “大户” 接水了， 是两个

中年人， 一男一女， 女的管接水， 男的

管用绳子绑好， 手脚都很是麻利。 前一

桶还没接满， 女人就把后面的桶打开涮

好在那儿候着了。 男人接过来， 六个小

桶拴作一组， 两个大桶或两组小桶往扁

担头上一挂， 就蹭蹭挑下坡去。 有人忍

不住打听： “这么多水可吃得了？” 女

人讪讪地说： “做饭也用……是好几家

一起的。”

人这日子 过 得 可 真 够 健 康 的 。 北

碚 街 上 的 老 馆 子 ， 常 有 “泉 水 小 面 ”
“泉水豆花” 的菜色， 那是当招牌来打

的 。 瞧瞧人家 ， 日常用水都已 经 “泉

水化” 了。
大伙说， 早上三四点钟就开始有人

接水了。
“那不是天都黑着呢吗？”
“打起手电来嗄！”
“怕辛苦也可以上网买， 像是四升

一桶， 四块钱吧。”
“那可靠不住， 给你灌点自来水，

你也看不出来 ，” 有个大叔不屑地说 ，
“就真是接的， 也不能全放心， 不能生

喝， 网上有检测结果： 缙云山水大肠杆

菌超标。”
不由得想象起凌晨打着手电来接水

的情形。 正是黎明前最冷的时候， 路隘

林深苔滑， 雾气还重， 手里提上四十来

斤的水， 一脚高一脚低地探着路下坡，
真不容易！ 为一口水这样奔波， 大概无

暇生出 “月满空山水满潭” 的心境， 待

用这水煮了茶， 也难喝到 “平生于物之

无取， 消受山中水一杯” 的滋味。 由此

又琢磨到底是什么人甘心吃这个苦。 也

许是天天忧心水质的专家学者？ 记得以

前就有新闻报道过这么一位 ， 20 年没

喝过自来水， 连打扫卫生的水也必须过

滤。 或是特别信服山泉养生功效、 又担

心瓶装矿泉水是用 “矿化液” 兑出来的

老头老太？ 总之想到还有人在默默抗拒

着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的便利， 坚持只

饮这必须烧开了喝的 “撅尾巴茶”， 多

少有些敬服。
差不多两 个 小 时 后 ， 我 们 拎 着 辛

苦排来的空山水下到山间公路 上 。 在

下面等着的女婿听我们述说那 两 个 人

已 经 “泉 水 化 ” 的 讲 究 生 活 ， 笑 言 ：
“说什么你们都信。 那两个人是土豪雇

来接水的 。 他们挑下来的水 ， 统 统 进

了 ‘路虎 ’ 的后备箱 。 土豪刚 刚 就 停

这儿， 才走！”
哦， 那也还是有人 “泉水化” 的，

不过是开 “路虎 ” 的主儿 。 受 累 挑 水

的， 并不是那喝水的，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嘛！

回家， 学科学教育的女儿说， 咱也

“好好信儿” 吧。 她把 “撅尾巴茶” 和

自来水烧开， 分别倒进两个杯子， 让大

家一杯喝一口， 猜哪杯是山水。
味道果然不同， 三张嘴都喝出来了。
只是没空再去接水。 虽然心下也掠

过， 什么时候去弄一大桶来。

闲话红楼

黛玉葬花，宝玉为什么恸倒？
刘晓蕾

听 到 黛 玉 的 “一 朝 春 尽 红 颜 老 ，
花落人亡两不知”， 宝玉不禁恸倒在山

坡之上。
这是第 28 回， 黛玉第二次葬花。
年轻时读到这里 ， 总被黛玉葬花

的优美与哀伤所打动 ， 对宝玉不甚留

意。 后来， 读得多了 ， 年龄渐长 ， 却

越来越能理解他的深意 。 他的爱与孤

独， 他的生命哲学， 正从这里开始。
他想黛玉的花颜月貌 ， 将来也有

无可寻觅之时 ， 不由心碎肠断 。 再深

想下去， 像宝钗 、 香菱 、 袭人等 ， 也

将有无处寻觅之日 ， 到那时 ， 自己又

会 在 何 处 呢 ？ 而 斯 园 、 斯 花 、 斯 柳 ，
又将属谁？ 如此一而二 ， 二而三 ， 反

复推想， 竟不知此时此刻之 “我 ” 又

是何等蠢物！ 杳无所知 ， 逃大造 ， 出

尘网， 能解释此等悲伤吗？
此时此地 ， 宝玉与生命的终极问

题 迎 面 相 遇 了 ： 因 美 想 到 美 的 凋 谢 ，
因爱想到爱的消逝 ， 因今日欢会想到

永恒的孤寂……从而发出追问 ： “我

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生

而有涯， 时间却无涯 ， 死是人类永恒

的敌人， 能击碎所有意义。
古人曾哀叹 ： “人生天地间 ， 忽

如远行客”， 盛会后的王羲之也写下 ：
“胜地不常， 盛宴难再， 兰亭已矣， 梓

泽丘墟”。
那么， 如何面对死亡？
有庄子式的逍遥与超脱 ， 在死亡

面前， 或 “鼓盆而歌”， 或 “死去何所

道， 托体同山阿”， 死不再是生命不可

承受之重。
有孔子的 “不知生， 焉知死”， 不

语怪力乱神。 死 ， 不要去想 ， 重要的

是怎么活。 倘若非要给生命意义 ， 司

马迁说： 人终归一死， 有的重于泰山，
有的轻于鸿毛 。 文天祥说 ：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儒家相信，
死得不平凡， 就可青史留名 ， 就可不

朽。 这当然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 毕竟

死得可歌可泣， 不常见。
或祈求长命百岁 ， 延宕死亡的到

来； 或繁衍后代 ， 来逃避死亡的恐惧

和虚无， 愚公不怕死 ， 是自信会有无

数子孙。
这些 “路 ” 摆在宝玉面前 ， 可逍

遥， 可安稳， 可荣耀 ， 任选一条 ， 遮

风挡雨， 世人大抵如此 。 但是 ， 他是

贾宝玉， 他悦纳万物 ， 怀抱满腔的温

柔与深情， 他要非同凡响的爱情 ， 要

切肤的爱与痛……儒家的道德 、 道家

的逍遥和世俗的生活， 都容纳不下。
他就要不走寻常路。
曹公说他 “无故寻愁觅恨 ， 有时

似傻如狂”， 又 “潦倒不通世务， 愚顽

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 ， 哪管世

人诽谤！” 他说除了四书以外， 都是杜

撰 ； 文 死 谏 武 死 战 ， 不 过 沽 名 钓 誉 ，
可悲可笑； 湘云 、 宝钗劝他留意经济

仕途， 他说是混账话 ， 怪她们好好一

个清净洁白的女儿， 却沾了浊气。
当初刚搬入大观园 ， 他一度也心

满意足， 写下 “自是小鬟娇懒惯 ， 拥

衾不耐笑言频”，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
能一眼看到未来。

但黛玉的一曲 《葬花吟》， 对青春

和生命的珍爱与悲悼 ， 却让他站立不

住， 恸倒在山坡之上， 从而对死与生，
有了全新的领悟。

程乙本没有 “真不知此时此际为

何等蠢物， 杳无所知 ， 逃大造 ， 出尘

网” 这段话， 白先勇先生认为删得好，
因为他觉得宝玉此时太年轻 ， 不可能

具如此智性， 这么早了悟。
非 也 非 也 。 这 是 “不 知 死 焉 知

生”， 是领悟死亡之后的觉解， 也是海

德格尔式的 “向死而生”： 既然人终有

一死， 不如在这有限的生命里 ， 活出

鲜烈、 丰富和充满勇气的人生来。
这不是宗教式的了悟 。 即使后来

他 “悬崖撒手 ” 出了家 ， 也不算佛教

意义上的出世。
宝玉也接近过佛禅， 差点就悟了。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宝钗背 《鲁智深

大闹五台山》 里的一段词： “赤条条，
来去无牵挂。 哪里讨 ， 烟蓑雨笠卷单

行？ 一任俺， 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

听了， “喜的拍膝摇头， 称赞不已 ”。
因湘云口无遮拦， 说小戏子长得像林妹

妹。 宝玉担心黛玉生气， 又担心湘云得

罪黛玉， 结果两面不讨好 。 他心灰意

冷， 写下： “你证我证， 心证意证。 是

无有证， 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 是立足

境。” 自觉了无挂碍， 便上床睡了。
第 二 天 黛 玉 与 宝 钗 、 湘 云 同 来 ，

黛玉先是一句棒喝 ， 宝钗接着讲了六

祖 慧 能 的 典 故 ， 宝 玉 深 觉 自 己 肤 浅 ，
参 禅 就 这 样 不 了 而 了 。 类 似 小 插 曲 ，
之前也有。 袭人抱怨他整日混迹女儿

群里， 不务正业 ， 宝玉甚为烦恼 。 因

刚读了 《庄子·胠箧》， 便感慨 “焚花

散麝”， 人生真是了无意趣。
他 悟 了 吗 ？ 佛 陀 曰 ： 人 生 皆 苦 ，

三毒八苦， 一切皆空 ， 惟有破执 ， 才

能解脱， 这可是超越轮回的终极智慧，
对世人充满诱惑。

当然没有 。 否则就没有 “谩言红

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长 ” 的红楼

一梦， 《红楼梦》 也将一路直奔解脱，
成了佛教小说 。 最终白茫茫大地一片

真干净之时， 他确实 “悬崖撒手”， 出

了 家 ， 却 并 非 寂 灭 空 冷 、 万 事 皆 空 。
惜春才是， 她决绝出世 ， 就像从未来

过这个世界。
而宝玉， 却写了 《石头记》， 记下

他生命中那些高贵的灵魂 ， 那些不朽

的爱与美。 一切成空又如何 ？ 即便如

此， 也要由衷地赞叹 ： 你真美啊 ！ 请

停留一下！
木心说：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是宗教； 苦海无边 ， 回头不是岸 ， 是

艺术”， 诚哉！
这个世界固然浊臭逼人 ， 但还有

清净洁白的女儿 ， 等待他去发现 、 去

守护。 他梦游太虚幻境 ， 警幻仙姑说

他 “意 淫 ”， 是 天 性 中 生 成 的 一 段 痴

情， 与世人 “皮肤滥淫 ” 不同 。 后者

“只悦容貌， 喜歌舞， 调笑无厌， 云雨

无时， 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其片时

之趣兴”。
他是伟大的情僧 ， 注定要 “因空

见色， 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 即使命

运 已 经 告 知 ， 世 间 无 非 “美 中 不 足 ，
好事多磨， 乐极悲生 ， 人非物换 ， 到

头一梦， 万境归空”。
当然， 情僧不是一天就练成的。
他也有一个沉重的肉身 。 神游太

虚， 与秦可卿领略儿女之事 ， 跟袭人

初试云雨， 与秦钟有暧昧之情 ， 看见

宝 钗 “雪 白 的 一 截 臂 膀 ”， 也 看 成 了

“呆雁”， 诱惑何其多。
而秦钟 ， 和宝玉关系密切 ， 不清

不楚， 却早早地死掉 ， 非常特别 。 我

曾经很不解： 曹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

个人？
宝玉第一次见秦钟， 是在第七回。

眼里的秦钟是 “眉清目秀， 粉面朱唇，
身材俊俏， 举止风流”， 似乎还在宝玉

之 上 。 只 是 怯 怯 羞 羞 ， 有 女 儿 之 态 。
宝玉看呆了， 心想 ： 天下竟有这等人

物！ 我竟是泥猪癞狗了 ； 秦钟呢 ， 眼

见宝玉的气派 ， 也想 ： 难怪人家都喜

欢他！ 可恨我出身贫寒。
在秦钟的美好面前， 他自惭形秽。

只是， 秦钟的美好仅在皮囊 ， 经不起

推敲。
秦 钟 的 谐 音 是 “情 种 ” 。 果 不 其

然， 接下来， 但凡秦钟出场 ， 空气中

便荡漾着暧昧的情欲气息 。 先是 “风

流闹学堂”， 跟香怜玉爱眉来眼去； 姐

姐 秦 可 卿 出 殡 路 上 ， 在 一 村 庄 停 留 ，
宝玉看见纺车 ， 上前摆弄 ， 一个丫头

过来说： 别动坏了 ！ 闪开 ， 我纺给你

瞧。 秦钟便悄悄拉住宝玉笑说 ： 此卿

大有意趣。 意思是这妞儿有点意思儿，
满脸轻薄。 宝玉推开他 ， 嗔道 ： 该死

的！ 再胡说， 我要打你了 。 宝玉上车

离开， 看见二丫头抱着小兄弟跟几个

女孩子说笑而来 ， 真恨不得下车随她

去。 无奈车轻马快， 展眼无踪。
宝玉对美好人事的爱与温柔 ， 深

情与谦卑， 可见一斑 。 而情僧 ， 这个

伟大的使命， 正虚位以待 。 秦钟 ， 只

是一个荷尔蒙旺盛 ， 任性而滥情的小

男生， 他们早晚要分道扬镳 。 夜宿馒

头庵时， 秦钟果然又与小尼姑智能偷

情 。 很 快 ， 秦 钟 因 体 虚 又 迷 恋 性 事 ，
病倒， 然后死了。

秦钟 ， 既是世人的缩影 ， 也是宝

玉的另一个可能性 。 倘若没有天性中

的那段痴情， 倘若没有对生命的那份

觉解， 宝玉会不会长歪 ？ 长成另一个

秦钟？ 毕竟身处花柳繁华地 、 温柔富

贵乡， 身边姐妹成群， 诱惑太多。
但宝玉终是 “意淫”， 对女孩情深

意重， 充满呵护和尊重。
还有 ， 秦钟的姐姐秦可卿 ， 在第

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 是 “兼美 ”，
教他云雨， 是他的性启蒙者 ， “情天

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代表

“情” 里面的肉体成分。 姐弟俩先后逝

去， 宝玉的肉体骚动也逐渐褪却 ， 情

僧之路开始。
告别， 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没有了传统的庇护 ， 他就像一个

孩子， 独自行走在无边的旷野 。 警幻

仙姑曾对宝玉说： “汝固为闺阁良友，
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 百口嘲谤，
万目睚眦”。 是的， 除了他的林妹妹 ，
人人都把他当不走正路的傻子。

冷子兴说他抓周时 ， 对世上所有

之物视而不见 ， 却一把抓起了胭脂钗

环， 想必是个色鬼 ； 傅家婆子看见明

明是他烫了手 ， 偏紧着问玉钏有没有

被烫到， 笑他五行缺智商 ； 下人们也

嫌他没规矩没刚性 ， 不像主子 ， 不像

男人。
众人皆曰可杀又如何 ？ 宝玉并不

在乎。
问题是他的身边人 。 袭人像一个

小姐姐， 从喝茶到起夜 ， 从穿衣到上

学， 无微不至地呵护 。 他病了 ， 她急

得哭， 他挨了打 ， 她委屈万分 ； 宝钗

也托着丸药来看他 ， 红了脸说道 ： 我

们看了心里也疼 。 她还在他床边绣他

的鸳鸯肚兜。 如果是张生 ， 早就软玉

温香抱满怀， 怎一个爽字了得 。 贾母

爱他， 王夫人疼他， 巴望他好好读书，
传宗接代， 好做依靠 。 在这温柔乡富

贵地， 他一直被宠爱 ， 被圈养 ， 被寄

予无限厚望。
她们热情 ， 她们温暖 ， 无辜且贤

良， 个个用心良苦语重心长。
要命的是 ， 她们却不懂他 ！ 袭人

良宵花解语， 娇嗔箴宝玉 ， 一心规劝

他走正路； 宝钗和湘云总是劝他好好

读书， 留意经济仕途为官做宰 ； 而王

夫人， 把他的名节看得比天大 ， 生怕

狐 狸 精 带 坏 了 他 ， 对 金 钏 毫 不 留 情 ，

更把晴雯逼上死路。
这 些 人 爱 他 ， 事 实 上 却 在 害 他 ，

世界就是如此荒谬 。 加缪说 ： 荒谬的

不是人， 也不是世界 ， 而是人与世界

的相遇。
宝 玉 的 绝 望 与 孤 独 ， 可 想 而 知 。

他总是想到死 ， 对袭人说 ： 只求你们

同看着我， 守着我 ， 等我有一日化成

了飞灰———飞灰还不好 ， 灰还有形有

迹， 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
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 ， 你们也管不得

我， 我也顾不得你们了……趁你们在，
我就死了， 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
把我的尸首漂起来 ， 送到那鸦雀不到

的幽僻之处， 随风化了 ， 自此再不要

托生为人， 就是我死得其时了。
看 着 探 春 大 刀 阔 斧 兴 利 除 宿 弊 ，

他说： “我常劝你， 总别听那些俗语，
想那俗事 ， 只管安享尊荣才是……我

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 ， 死了就

完了 。 什么后事不后事……若我在今

日明日、 今年明年死了 ， 也算是遂心

一辈子了。”
即使对黛玉诉肺腑， 也那么决绝：

好妹妹， 我为你得了一身的病 ， 睡里

梦 里 都 忘 不 了 你 ！ 来 看 黛 玉 ， 他 说 ：
我死了， 魂也每日要来一百遭呢 。 对

紫鹃表心迹： 活 ， 一起活着 ， 死 ， 一

起化烟化灰。
爱与死 ， 就这样如影随形 。 《红

楼 梦 》 是 本 悲 哀 的 书 。 鲁 迅 先 生 说 ：
悲凉之雾， 遍披华林， 其中能呼吸者，
唯有宝玉而已。

不 ， 还有黛玉 ， 幸好有黛玉 。 她

葬花， 他恸倒 ， 两个孤独的人 ， 不合

时宜的人， 要抱团取暖 。 这是另一个

故事了， 一个爱与被爱 、 灵魂相通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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